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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年少数民族文学年少数民族文学：：

文学精神的延续与拓展文学精神的延续与拓展
□□杨玉梅杨玉梅（（侗族侗族））

2014 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放射耀眼光

芒，作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新人辈出，尤其是业已选编完

成的55个少数民族的《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集

中展示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少数民

族作家队伍的一次大检阅。第三届朵日纳文学奖和首届“阿

克塞”哈萨克族文学奖的圆满评选并颁奖，不仅是蒙古族文

学和哈萨克族文学的盛事，也是少数民族文学不断扩大影

响、备受关注的喜事。

每一部新作，都是作家在各自文学之路上持续耕耘的成

果，其承载的思想内涵、民族文化意蕴、艺术风格及其隐含

的文学理想、价值观、良知和艺术技法等，都是作家各自文

学经验的继承与发展。2014年的少数民族文学，从总体上说

是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精神的延续，多数作家锤炼出一颗沉

静、自如的文学之心，获得对文学本质的清醒认识。它们的

作品，或从丰富、鲜活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资源，或向民

族历史的深处掘进，在艺术想象中展示人物命运、追忆民族

社会发展足迹、重塑民族精神，在文学题材的开拓、主题的

深化、文体的自觉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这些文

学实践，在关注生命、讲述中国故事、弘扬爱国主义、促进

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进行真诚的表达，构成了对中华民族文

化多样性和命运共同体的深刻阐释。

爱国情怀的抒发

我们祖国的边疆，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这片广

袤的土地上生活的少数民族比中原人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国

家富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重要，因而爱国主义思想一直

都是近现代以来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主旋律。

2014年6月，阿扎提·苏里坦、伊明·艾合买提、哈孜·艾买

提等 15位维吾尔族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联络 200多位

维吾尔族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了《永不沉默是我们的责任和使

命——致维吾尔同胞的公开信》。他们共同发声，深入揭批暴

力恐怖分子的罪恶，呼吁全体维吾尔同胞不要保持沉默，而要

团结起来，以身作则，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继承民族优秀传统、

维护新疆稳定和祖国统一。《民族文学》汉文版刊发汉文公开

信，维吾尔文版编发专辑刊发维文公开信及信中提到的3位爱

国诗人的诗作，即鲁特甫拉·穆塔里夫的《中国》、尼米希依提

的《思念》和铁依甫江的《祖国，我生命的土壤》。《公开信》同时

在多家报刊和网站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以文学的名义，向世界

宣告维吾尔族作家翻译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和坚定信

念。

2014年 5月至 11月底，新疆自治区宣传部、文联、作协组

织了“唱响时代最强音诗歌全疆行”活动，在全区各地举办了

16场大型诗歌朗诵会，120多位诗人参加活动，不但朗诵新创

作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诗歌，还朗诵了一批已故著

名诗人创作的爱国诗篇，通过诗歌唱响爱国、团结、稳定的最

强音，以诗歌的形式教育人们向善向上向美。每一场诗歌盛

宴都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深情的热泪。各地州市县文

联作协也纷纷组织类似的朗诵会，成为遍布全疆的爱国主义

集体大合唱，是2014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学行动。

在创作中也涌现出一批书写“中国梦”、反映时代新生活

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如维吾尔族作家艾贝保·
热合曼的抒情诗《面向大海》，“面向大海”其实是“面向祖国”，

诗人娓娓诉说由“海”意象引发的思考和感悟，启示读者要记

住甲午海战的历史悲剧，要像滴水汇入大海一样融入祖国，还

深切期盼海峡两岸的统一。艾贝保·热合曼擅长散文写作，可

是真挚的情感孕育了浓郁的诗情。这些真实、自然而贴切的

抒怀，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共鸣。

《民族文学》6个文版组织“中国梦”征文，刊发了 30多位

作家的优秀作品。在散文方面，有赵玫的《悠远的长歌》、赵晏

彪的《额济纳的胸怀》、艾克拜尔·米吉提的《飞天逐梦的地

方》、郭雪波的《科尔沁大青沟峡谷纪实》、陈永柱的《槟榔江纪

事》、东巴夫的《格桑奶奶》、左中美的《村庄书》等；在诗歌方

面，有冯艺的《酒泉的气息》、布仁巴雅尔的《宇宙传奇》、密英

文的《故土情结》、吴基伟的《飞天逐梦醉酒泉》、马克的《我弟

弟马三的追求与梦想》等。这些作品通过个人、家庭、村庄和

民族地区的发展变化，讲述中国故事，反映时代发展，表现各

族人民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对祖国、对伟大

时代的热爱之情。

民族历史的凝望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过程是文学自觉的过程，也

是文化自觉的过程。“文化自觉”，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

点来说，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

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就是文化的

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近年来，在文学自觉和文化

自觉的双重作用下，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得到充分

发扬，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自觉立足于民族现实生活或走进

历史深处，再现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

家视野开阔、认识深刻，不再受民族属性所束缚，对文学本质

的追求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超越了对民族性的追求。

侗族作家袁仁琮几十年来关注现实，沉思历史，笔耕不

辍，年过古稀而老当益壮。近10年来创作了《血雨》《王阳明》

等 8 部长篇，2014 年又新出版了近百万字的长篇巨制《破

荒》。作品真实叙述了解放前几年到“文革”结束期间贵州侗

乡社会的坎坷发展历程，在那个充满强烈政治色彩的时代，每

个人物都与政治、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作者在凝望这段历

史时，不是抽象地解读政治，而是从生活、从人性出发，在事

业、爱情与家庭中刻画人物，借人物命运演绎时代风云。袁仁

琮不惜笔墨，笔下人物有名有姓者多达90余位，这些人物群像

的故事构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展示，使得作品既包含深厚

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人性内涵，又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特

质。其中人物命运的多舛，社会发展道路的曲折艰辛，生动说

明“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的深刻命题，也阐释了国家必须

科学发展的道理。

2014年土家族出现了几部回望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长篇

小说。吕金华的长篇小说《容米桃花》叙述容米土司从清顺治

三年到雍正十一年近百年间由盛到衰直至改土归流而分散瓦

解的沧桑巨变。小说以鲜活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复活民族历

史的生动记忆，在复杂、动荡的重大历史转折期再现三代司

主在乱世中保民安邦、励精图治、波澜壮阔的一生。作者对

历史生活既不猎奇，也不戏说，而是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精

神、高雅的笔法和飞扬的诗情展示各种生命形态，书写生命

的酣畅，让读者领略民族历史的辉煌、人性的丰盈和精神的

高贵。尤为重要的是，作者不是书写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的

土司世界，而是将土司的命运与中原王朝的发展紧密相连，

深刻阐释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

经受历史风云的动荡与波折，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文化，共

同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这部作品视角独特、内容扎实、思

想深刻，提升了少数民族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艺术境界。羊

角岩的长篇小说《花彤彤的姐》通过跨越了红军时期到新世

纪的百岁老人——田钟乐的人生命运起伏反映时代的沧桑巨

变，举凡生活的苦难与生命的多艰都通过田钟乐的生命历程

加以呈现，反映了中国百年发展的沧桑与辉煌。雨燕的长篇

小说 《盐大路》，小说回望古盐道上各色人物的生命形态和

命运挣扎，作者的要义不在于猎奇，不是描绘地域风情，而

是通过鲜活的生命群体展示生生不息的民间精神，特别是青

苹、花喜鹊等女性形象的善良、果敢、大义，在中国历史题

材小说中都是独具特色的存在。

作家们用各种文体的作品来描述自己民族的发展进程。

回族作家马瑞翎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怒江峡谷采风

调研多年，并用5年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怒江往事》。作品

生动反映了 19世纪末到 20世纪中叶怒江峡谷怒族、傈僳族

从贫弘、荒蛮、落后走向科学、文明、进步的沧桑巨变，展

现了怒江大峡谷独特的地域生态文化与人文景观，内容厚

重，气势恢宏。藏族作家丹增的散文《百年梨树记》借梨树

的命运反映云南长头白族村的历史发展变迁，折射百年中国

的时代变化和百姓命运起伏，以物喻人，展现了坚挺、顽强

的民族精神。侗族作家陆景川的散文随笔集《向世界敞开大

门》 展现了在贵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人们从闭塞走向开

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作者笔下的人物进行着不屈不

挠、孜孜不倦的人生求索，彰显了他们勤劳、善良、坚韧的

民族精神。

关于革命历史的叙述，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土家族

作家龚爱民的中篇小说《我的前世的亲人》以一个将军的警

卫员——红军战士谷茂林的亡灵作为叙述者，深情凝望红军

长征之初到“文革”结束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岁月，叙述

“我”的遗孀玉莲、遗孤谷满穗和梁三，以及留守红军参谋

老颜的命运遭际，以个人与家庭的命运牵起中国厚重的革命

史。白族作家那家伦的散文《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以父亲

及自身的经历为重点，真实记录了滇军和云南各族人民抗日

救国的悲壮历史。回族诗人高深的长篇叙事诗《巍巍长白山

滔滔鸭绿江》饱含深情地追述辽西义勇军歼灭日本骑兵团的

过程，歌颂这支部队英勇无畏的精神。达斡尔族作家鄂胜华

的小说《葛根庙的枪声》以纪实笔法记录了1945年伪满陆军军

官学校全体官兵通过起义蜕变为反抗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民族

解放战士的过程。

生命关怀与现实观照

2014年少数民族文学在对生命的书写和对现实的观照上

涌现出一批精品力作，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表现生命、传达情

感、透视现实生活的广度，提升了思考的深度。彝族诗人吉狄

马加的长诗《我，雪豹……》通过对雪豹命运的诗意描摹传达

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气势磅礴，意蕴深广。

作品专注于野性的呼唤，是一曲壮阔庄严的生命的赞歌。朝

鲜族诗人南永前的组诗 《人与动植物的新神话》，讲述植物

也和人一样懂得悲欢离合，动物也可以和人类和谐共处，让

人敬畏自然、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维吾尔族作家沙吾尔

丁·依力比丁的短篇小说 《鼠饷》 充满了奇特的想象和强烈

的劝诫意味。主人公尼亚孜·恰西坎以掏挖鼠洞为生，因捣

毁老鼠王国而被鼠群报复，弄得家破人亡。小说呼吁人们善

待自然，善待生命。

维吾尔族帕蒂古丽的散文集《散失的母亲》深情回望多

民族共居的故乡——新疆大梁坡，对各种生命形态、混血村

庄的生活之痛与爱、多元文化杂糅中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思考

等，进行细腻、深刻而老到的剖析。每一篇作品所包含的文

化意蕴、情感内涵，以及深刻的思考和流畅的表达，给读者

以独特的艺术享受。她的长篇小说《百年血脉》叙述了1910

年至2013年“我”的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挣扎和抗争。小说在

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背景中回望亲人们的生命历程，比如太外

公从甘肃逃荒到新疆、父亲一生的荣辱悲欢、母亲的疯癫疾

病等家族苦难都与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事件相关。作品还

塑造了在苦难和矛盾中磨练出来的坚韧、包容、和谐、仁爱

等民族精神，直抵生命与文化的内核。

满族作家叶广芩的中篇小说《月亮门》追忆青少年时代

的成长故事和纯真的爱，浸润着岁月深处的烂漫与悲伤。满

族作家阿满的中篇小说《姐们，一起参加老兵会》展示了上

世纪70年代末期的女兵生活及其复员后的不同命运，充满生

命关怀和对社会人生价值的思索。满族作家刘荣书的短篇小

说《流水场景》叙述了男主人公静东与患病前妻细米和善良

的女人喜梅组建一个特殊家庭的辛酸故事，在细致入微的刻

画中展现生存的困境、人性的复杂和人情的冷暖。

土家族作家陈川的中篇小说《相伴》通过细腻的笔触描

述秦奶奶在老伴离去后的孤独寂寞与思念之情，还描述了家

庭氛围、亲情关系随时代发展而发生的变化，饱含对生命的

独特感悟和对人生历程的深刻总结。苗族作家向本贵的中篇

小说 《母亲是河》 叙述了娘的养儿之苦和对子孙的无私之

爱，因为贫困而使得娘的爱充满疼痛和无奈。蒙古族作家阿

云嘎的短篇小说 《半圆的月亮》 保持对草原生态文化的关

注。“半圆的月亮”是草原上流传的一首歌，描绘了草原的

优美意境，可是在现实中却隐喻着草场生存境遇的残缺。韩

静慧的 《额吉的荞麦地》、韩伟林的 《遥远的杭盖》 和忽拉

尔顿·策·斯琴巴特尔的《老人·狗·皮袍》等蒙古族作家的小

说，以及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散文《蓝翅膀的鹰隼》等，也

是立足于草原，展示社会转型期草原文化的现代性境遇，饱

含深沉的文化忧患意识。

民族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可

能。瑶族作家光盘的中篇小说《酒悲喜》叙述沱巴镇酿酒厂

的发展变迁。面临着倒闭的夏家祖传酒业在官场与商界、传

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赢得了声誉，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满

族作家许长文的中篇小说《小庄纪事》在李家公司开业庆典

与满族穆家老人葬礼的冲突中展开故事，在民俗专家的协调

下两事得以携同举办。别具意味的是，逝者穆老尚一辈子领

着寻梦山庄的农民发家致富而找不到门路，村庄却因为他的

葬礼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民俗文化村。满族作家格致的散文

《满语课》 叙述年近六旬的胡彦春老师四处求师学满语并成

为满语老师的求索过程，传达出作者对民族文化及文化传承

人的敬意和向往。壮族作家梁越的散文《宁静坡芽村》描述

文山州壮族坡芽村宁静、谦逊的生存状态，赞赏坡芽女性千

百年来“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除了生活，仍然要歌唱，

仍然要传承祖母的祖母传下来的永恒的东西”。

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长篇小说《白虎寨》和满族作家关

仁山的长篇小说《日头》是乡村改革题材文学的新发展。前

者叙述白虎寨以幺妹子为首的土家族青年自觉放弃外出打工

的机会，回到家乡寻求改革致富门路。幺妹子敢闯、热心、

聪明、能干，被推选为村支书，她上下求索跑项目求发展。

小说以修路之难和致富门路之艰作为小说故事发展的两条结

构线索，生动展示了乡村摆脱贫困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曲

折历程，塑造了新世纪中国农民的新形象。《日头》 生动描

述了冀东平原日头村的金、权、汪、杜家三代人的矛盾纠葛

和变革生活，在理想与现实、财富与权力、金钱与爱情等种

种关系中描述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展示人性的复杂，内涵

丰富，叙事充满魔幻色彩。

一些作家在作品中直面现实，扬清激浊。满族作家孙春

平的中篇小说《耳顺之年》对当下社会的人情世态与官场风

云进行生动描绘，集中展示主人公在物质诱惑与职务竞争中

的人格坚守，塑造了一位善良、正气、无私的公务员形象。

土家族作家苦金的中篇小说 《驰心旁骛》围绕板夹溪水库大

坝项目的筹备工作，展示了廉洁的县委书记、充满爱心的商

人、贪婪的副县长等各色人物的真实面目。土家族作家温新

阶的短篇小说《青蛇》塑造了一位充满奉献精神和大爱情怀的

主管文化教育的女副县长的理想形象。维吾尔族作家穆泰力

甫·赛普拉艾则孜的短篇小说《阳关小道》叙述了从政的儿子

犯错后给家庭带来的伤害。壮族作家凡一平的中篇小说《非

常审问》以幽默和讽刺的笔法叙述了一对贪污腐败分子在家

扮演互相审讯的丑态及最终落入法网的命运。这些作品树清

风扬正气，隐含劝诫意味。

此外，还有其他很多诗歌和散文，莫不是从日常生活、从

故乡出发，在继承与超越中书写生命的记忆与感动，赋予少数

民族文学新的生命力和想象力。

青年作家的文学自觉

一些真诚热爱文学、执著求索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不断

成长，他们在表现生活、思索生命、洞察社会等方面体现出来

的艺术自觉，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在各类评奖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影

子。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已经成为一支不可

忽视的力量，推动着少数民族文学走向新的繁荣发展。比如

2014《民族文学》年度奖，汉文版共有10个作者的原创作品

获奖，有7个是青年作家，其中于晓威、阿舍、于怀岸、敏

洮舟、曹有云、哈志别克是“70后”，麦麦提敏是“90后”。

首届“阿克塞”哈萨克族文学奖大奖获得者叶尔兰·努尔得

汗也是刚刚年过40的青年诗人。马金莲的《长河》荣获第三

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奖，长篇小说《马兰花开》获

得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优秀图书奖。还

有石彦伟、曼娘、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获得第六届冰心散

文奖。凌春杰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

回族作家马金莲将 2010 年以来创作的 11 篇中短篇小说

结为小说集《长河》出版。她的小说深深扎根于生活，从自

我经历及其村庄延伸到整个西海固，用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描

绘苦难中的温暖，展示生命之难与人性之美。其长篇小说

《马兰花开》 叙述了女主人公马兰历经考验，成长为家庭顶

梁柱的生命历程。马兰花开的过程，是其经受住生活的重重

考验锤炼出坚韧、顽强、善良等民族精神的过程。

满族作家于晓威的小说《房间》展示了作者高超的叙事

能力。两位男主人公面对一扇无法打开的门，通过对话和心

理活动道出现代青年的生存状况、社会的人情冷暖，以及婚

姻的危机。情节的铺陈和悬念的制造，推动故事情节走向出

乎意料而又符合逻辑的结局，展示了生活的复杂。

维吾尔族作家阿舍的小说《蛋壳》通过儿童视角反映新

疆建设兵团知青的生活与情感，在青春梦想与现实的落差中

展示生命的求索与失落。这篇小说题材并不新鲜，然而阿舍

别出心裁地通过孩子的眼光审视那个特殊的年代，以真实、

冷静而细腻的笔触描述知青及其孩子的惆怅与茫然，留下了

一个时代的独特记忆。

2014 年，回族作家于怀岸发表了 20 多篇中短篇小说。

其中获得2014《民族文学》年度奖的《一眼望不到头》恰似

一个现代聊斋，通过颇为落魄的现代迂夫子武长安的遭遇反

映现实，饱含悲悯情怀，呼唤真诚、质朴、美好的人情人

性。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可是作者叙事从容、自然，充满诗

意和浪漫情怀，在娓娓动听的叙述中将读者引入迷宫。

壮族作家李约热的长篇小说《我是恶人》是关于国民劣

根性的生动展示与深刻剖析。野马镇的平民马万良一刀割伤

了卖药骗子，关于是否应该处理马万良，围观者口头上说不

该，可是让大家提供书面投票时，却几乎都打勾。马万良被

关押，后来又被放回，他放话说野马镇的每个人都是他的敌

人。当马万良欺负善良软弱的毛快夫妇时，夫妻俩求助围观

者，却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制止马万良。公安黄少烈的孩子

黄显达以恶人马进为英雄，拜他为师，争做坏事，还要当马

家的儿子，住到马家。在缺乏英雄的时代，校长韦尚义绞尽

脑汁把黄少烈打造成为英雄人物，结果适得其反，令人啼笑

皆非。作者巧妙地将这些恶性和恶行集中到野马镇，进行一

次痛彻心扉的批判，娴熟的叙述中道出了生活的荒诞与残酷

的真实。

杨仕芳是新近脱颖而出的侗族青年作家，其长篇小说

《故乡在别处》既是关于青春的成长书写，又是对乡村教育和

乡村命运的生动展示。作品表达了对理想、爱、奉献的追寻，

又展示了城市与乡村、理想与现实、贫穷与富有等矛盾体。乡

村孩子走出乡村，却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他也再回不到自己

的故乡。叙事充满浓郁的抒情，人物命运隐含深刻的思考，又

散发独特的侗族文化气息，内涵丰富，意蕴深远。

土家族作家田耳已深谙短篇小说写作之妙，正如有评论

说的，“他拥有了一种不一样的视角，就像他的目光能够游

离出自己身体之外，在某个适宜的角度平静地打量着别人和

自己。这种眼光使他日益超脱于水火，日益变得轻盈”。他的

中短篇小说集《衣钵》取材于日常生活，看似关于身边琐碎的

不经意的描述和讲述，却从日常里挖掘到了普通人物的非同

寻常之处。比如《揭不开锅》里的尹婆、《衣钵》里的李可、《老

大你好》里的廖琼，作者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把读者带入一个

真实的艺术境界，又刻画出人物坚毅、纯洁、善良等性格，这样

的人性其实是跨越时空的人类共性，别具意味。

在小说方面，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值得我们关注。

比如万玛才旦的《玛尼石，静静地敲》、严英秀的《雪候鸟》、拉

先加的《一路阳光》、何延华的《乔庄新年纪事》、蒙飞的《面

具》、陶丽群的《病人》、钟二毛的《旧天堂》、阮殿文的《深夜里，

谁引我们上路》、马悦的《归圈》、马碧静的《马媛奶奶的口唤》、

陶青林的《录音笔》、陈思安的《女作家的新书发布会》、石庆慧

的《女嫁》 等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我国各个民族人民

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沉浮和心灵变化。

生活中或轻或重的生命，成就散文里动人的篇章。如回

族作家敏洮舟的《怒江东流去》中，赛里命丧于有着“七十

二道回头弯”的业拉山，随怒江东流去之后，赛里60多岁的

老父亲在怒江边默默守望……在从容的叙述中充满了对逝者

的深切思念和对生命的眷念。敏洮舟多年跑川藏线长途，近

几年创作了一些关于自身经历的散文，饱含生活的严酷、生

命的无常和人性的善良，笔法越来越娴熟、老到，值得期

待。

同样是回族作家的石彦伟，其散文也是以细腻、感人的

笔力见长，比如获得冰心散文奖的作品 《奶白的羊汤》，以

奶白的羊汤切入生活，追忆母亲走过的一段生命历程，以小见

大，意蕴丰盈。

青年作家的散文写作中也有对传统文化的深情观照。藏

族作家白玛娜珍的散文《劳动的歌》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了

藏族社会的深刻转型。建筑工人有在劳动中歌唱的习惯，一

栋大楼的建设过程，就是一场精彩的歌舞剧。然而，在现代化

的冲击下，为了追求速度和金钱，这种从容劳作和唱歌的场面

渐渐地成为了一种记忆。羌族作家任冬生的散文集《羌风遍

野》立足自己的村庄，关注羌族现实生活，饱含浓郁的民族文

化情结。

土家族作家凌春杰的散文集《花屋场》回望自己走过的人

生路，通过自身经历思索乡村和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一代人的

命运，也展示了数千年来的传统农业文明转向城镇化的深刻

变革。作者从鄂西辗转到了深圳，从一个成功的经理人转型

做一个有更多时间写作的文学爱好者，让心灵在文学中获得

沉静，让生活在黑夜闪烁着文学的光芒。

彝族作家左中美的散文集《拐角，遇见》记录生活点点滴

滴的发现和感受，在自然、朴素的叙述里蕴含着让人感动的细

腻、真诚和深沉的爱。蒙古族作家曼娘的散文集《与一盏茶相

遇》以茶悟道，书写充满诗意的艺术人生，饱含对自然对生命

的热爱，文笔清新自然，意蕴悠长。壮族作家透透的散文集

《底色》从故乡启程，书写故乡人故乡事，留下了故乡一段历史

的生活与情感的记忆。在散文领域，阿微木依萝、乔丽、吴治

由、伊蒙红木、曹国军、罗勇、向迅、九妹、杨犁民、朝颜等少数

民族作家也写出了自己的优秀之作。

少数民族人民有着率真、质朴和浪漫的性格，喜欢用诗歌

的形式来表达自我，因此，诗歌成为作家对抗世俗现实的方

式。少数民族青年诗人群星璀璨，佳作迭出。如藏族诗人曹

有云的诗集《边缘的琴》和康若文琴的诗集《康若文琴的诗》以

高原文化的独特性为切入点进行抒写，充满对人生、对世界的

独特发现和思考。壮族诗人荣斌的诗集《卸下伪装》既有先

锋、前卫的探索，锋芒毕露，也有对生活、生命的真切表达，充

满浓郁的抒情意味和哲思。

在2014年，佤族诗人张伟峰的 《风吹过原野》、布依族

诗人陈德根的《家族简史》、土家族诗人刘年的《远》、羌族

诗人王明军的《阳光山谷》等诗集先后出版。此外，鲁若迪

基、聂勒、徐国志、北野、王晓霞、雷子、末未、麦麦提

敏、李贵明、玖合生、费城、许雪萍、吴基伟、姚文、雄

黄、吴真谋、单增曲措、徐必常、单永珍等诗人也写出了众

多优秀诗作。这些作品既饱含丰富的生活细节与情感内涵，

又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和独特的诗情。

不过，2014年度少数民族文学依然有近些年都存在的不

足，比如：还缺乏展示当下时代巨大变革和社会深刻转型的具

有中华气派和民族精神的作品；整体上数量多，而精品少。当

前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每个民族都承受着多种

文明的融汇与冲突，每个家庭每个个体都经历着各种情感与

思想的碰撞，这些都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少数民

族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需要以更加从容与沉静之心观察生

活，把握时代，通过小题材和日常生活故事反映民族发展的重

大命题，于平凡中见深刻，并通过独特的艺术技巧，精雕细刻，

创造出更多的精品力作，为中国文学的多样化与丰富性作出

更多的贡献。


